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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硒是人和动物生命活动必需的微量元素，缺硒可影响人体健康并导致诸多疾病。通过富硒农产品补硒

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本文从硒对人体的健康功效、居民硒的摄入量状况、土壤硒分布与作物硒吸收特征、富硒

土壤研究现状、富硒农产品标准、富硒农产品中硒摄入量安全性评估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阐述了研制富硒土壤

分类标准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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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是人类和动物生命活动中必需的微量元素，硒

具有抗氧化、抗肿瘤、抗衰老等多种生物学功能，人

和动物体缺硒会导致人类克山病、大骨节病，动物的

白肌病等疾病的产生，除此以外一些癌症、地方性甲

状腺障碍等也与低硒环境密切相关[1-6]。世界范围内

土壤中硒分布极不均匀[7-13]，根据我国生态景观硒界

限的分类，我国有 70% 的地区属于缺硒地区，自东

北向西南横跨我国 22 个省份，存在一个天然的缺硒

地带[14-22]。植物对硒的吸收主要来源于土壤，土壤缺

硒导致农作物硒含量偏低。缺硒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适量补硒能促进人体健康，硒的生物学功能的发挥主

要取决于其有机形态，有机硒与无机硒相比具有吸收

利用率高、毒性低等优点，且通过膳食补充有机硒是

更安全的补硒方式。然而目前，我国市场上富硒产品

名目繁多，富硒产品标准体系不健全，富硒相关标准

并不统一，同种产品硒含量范围不一致，“含硒”和

“富硒”概念混淆，产品中直接添加无机硒等是目前

硒产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富硒产品并没有国

际标准，其余国家也没有相应的富硒国家标准，更没

有认证标准。中国是富硒产品标准最多、最全面的国

家，其中全国供销行业标准《富硒农产品 GH/T 

1135-2017》是我国最全面的硒标准，其中对富硒农

产品的硒含量与硒形态有了全面要求。然而，按照现

有富硒土壤硒含量的参考划分标准，对于相当部分总

硒含量达到相应富硒标准的土壤，在此土壤上栽培出

的农产品硒含量并不能达到富硒农产品行业标准的

要求，这主要是因为农产品对土壤中硒的吸收、转化

与植物种类、土壤硒含量、土壤质地、pH、Eh、水

分含量等因素有关[23-38]。因此，有必要研制富硒土壤

的分类标准，研究什么样的土壤类型、硒含量、土壤

理化指标以及种植什么样的农作物可以达到《富硒农

产品 GH/T 1135-2017》中对富硒农产品的硒含量与

硒形态标准的规定。 

1  硒摄入量的标准状况 

1817 年，瑞典化学家 J.J. Berzelius 从硫酸厂铅

室底部的红色粉状物质中首次发现硒(selena)，其名

寓意月亮女神；1934 年，美国怀俄明州和南达柯他

州农业站发布了一份关于动物因食用高硒植物而患

碱毒症和蹒跚盲的报告引起学界的重视，随后，科学

家们开始开展硒元素的生理作用研究；1957 年，德

国科学家 K. Schwarz 证实硒对肝脏有很强的保护作

用；与此同时，大量研究表明硒的缺乏将直接导致多

种疾病的发生；1973年，美国科学家 J.T. Rotruck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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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水平上揭示了硒的生物活性形态——谷胱甘肽

过氧化酶(GPx)，指出人体缺硒将导致谷胱甘肽过氧

化酶活性降低，这一发现首次确认硒的生理作用；同

年，中国科学家杨光圻等人发现克山病区居民血硒和

发硒浓度均低于非病区，首次提出克山病可能是由于

硒的摄入量过低导致的[1]。1973 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确认：硒是人类和动物生命活动必需的微量元

素[2]。1981年，杨光圻等人调查湖北恩施高硒区的人

群脱发脱甲病发现其与过高的硒摄入密切相关[1]。因

此，尽管微量元素硒对人体发挥着重要的生理功能，

但是摄入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健康风险，故其在微量

元素的研究与应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人体缺硒会不健康，摄入过量会中毒，随着人们

对补硒安全性的不断深入的认识，对富硒农产品的品

质要求将会更高，食用符合要求的富硒农产品是适量

补硒的最佳选择。1988年 10月，中国营养学会把硒

列为 15种每日必需的营养素，建议每日补充 50 ~ 250 

μg。2013 年做了修订，对成人而言，每天硒的推荐

摄入量(RNI)和可耐受最高摄入量(UL)分别定为 60 

μg/d和 400 μg/d(表 1)。 

表 1  中国居民硒营养素参考摄入量(μg/d) 
Table 1  Referenced selenium intake of Chinese residents 

人群 平均需求量 EAR 推荐摄入量 RNI 适宜摄入量 AI 可耐受最高摄入量 UL 

0岁 - - 15 55 

0.5岁 - - 20 80 

1岁 20 25 - 100 

4岁 25 30 - 150 

7岁 35 40 - 200 

11岁 45 55 - 300 

14岁 50 60 - 350 

18岁 50 60 - 400 

孕妇 54 65 - 400 

乳母 65 78 - 400 

 
中国营养学会对成人的硒摄入推荐量为 60 ~ 

400 μg/d，中国除硒中毒区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沙特

阿拉伯、捷克共和国、布隆迪(非洲)、新几内亚(岛)、

尼泊尔、克罗地亚、埃及、巴西、印度、比利时、法

国、塞尔维亚、斯洛维尼亚、土耳其、波兰、瑞典、

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丹麦、斯洛伐克共和国、希

腊、荷兰、意大利、奥地利、爱尔兰、韩国等多达

29 个国家或地区的成人日硒摄入量都显著低于 60 

μg/d，出现硒的“隐性饥饿”问题；仅有澳大利亚、

新西兰、瑞士、芬兰、日本、美国、加拿大、委内瑞

拉等 8个国家的成人日硒摄入量在 60 ~ 400 μg/d范

围内，为硒摄入充足国家；但在中国恩施等高硒地

区的成人日硒摄入量却高达 4 990 μg/d，为硒摄入过

量地区。可见，硒的摄入量在全球分布是极不均匀

的，大多数国家都处于硒摄入量不足的“隐性饥

饿”状态。 

2  土壤硒分布与作物硒吸收特征 

植物是人和动物摄入硒营养的主要来源，植物对

硒的吸收主要来源于土壤。硒在地壳中的丰度为 0.05 

mg/kg，属于稀有分散元素。硒在土壤中分布极不均

匀，其平均含量为 0.4 mg/kg，变化范围 0.01 ~ 2.0 

mg/kg，在高硒土壤中可达到 1 200 mg/kg[7-10]。芬兰

的土壤中硒含量为 0.005 ~ 1.24 mg/kg，苏格兰 0.12 ~ 

0.88 mg/kg，新西兰0.1 ~ 4 mg/kg，美国 <(0.1 ~ 4.3) mg/kg，

挪威 3 ~ 6 mg/kg，印度高硒地区 1 ~ 19.5 mg/kg[11]。

世界上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缺硒，其中包括中国、

芬兰、丹麦和俄罗斯(东部和中部西伯利亚)等，典型

的高硒地区包括：美国落基山脉和北部平原地区，加

拿大的艾伯塔省和马托尼省，印度旁遮普地区，墨西

哥部分地区，欧洲的爱尔兰和北威尔士地区和澳洲的

昆士兰地区[12-13]。中国的土壤硒含量平均值为 0.29 

mg/kg，变化范围 0.05 ~ 0.99 mg/kg[14-15]。北京的硒

含量为 0.28 mg/kg，甘肃 0.045 ~ 0.40 mg/kg，广东

0.03 ~ 1.42 mg/kg，广西 0.55 mg/kg，黑龙江 0.035 ~ 

0.36 mg/kg，湖北恩施 0.41 ~ 9.67 mg/kg[16-21]。在中

国存在一条从东北到西南的低硒土壤带，包括黑龙

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北京、山东、甘肃、西藏、

四川、云南和浙江等省份的部分地区[22]。最早发现

的两个高硒地区分别是湖北恩施和陕西紫阳，于

1963年和 1980年发生过人群硒中毒现象。硒在土壤

中的含量主要与土壤类型、土壤母质、有机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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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氧化还原条件等因素有关，其中有机质可以吸

附硒，防止硒被淋溶掉[23-25]。  

硒在土壤中的形态按硒的价态可以分为：硒化物

和有机硒 (-2价)、元素硒 (0价)、亚硒酸盐 (+4价)

和硒酸盐  (+6 价 )。 Elrashidi 等 [26]研究表明：

pE+pH>15碱性氧化条件下的土壤中硒酸盐为硒的主

要形态；7.5<pE+pH<15 偏酸性的土壤中则以亚硒酸

盐为主；pE+pH<7.5强酸性或还原性土壤中硒化物或

有机硒是硒的稳定价态。按硒浸提的难易程度可分

为：水溶态硒、可交换态硒、铁锰结合态硒、有机结

合态硒和残渣态硒。一般土壤中主要以有机结合态硒

和残渣态硒为主，水溶态硒和可交换态硒较少，如恩

施高硒地区有机结合态硒和残渣态硒分别占土壤总

硒含量的 26% 和 42%，而水溶态和可交换态硒仅占

3% 和 12% [27]；江苏的低硒土壤中有机结合态硒和

残渣态硒共占 70% ~ 80%，而水溶态硒和可交换态硒

仅占 4% ~ 9% 和 9% ~ 15%[28]。土壤的理化性质影响

硒的形态分布，如有机质含量、黏土矿物和铁锰氧化

物等[29]。 

植物吸收硒的量不仅与土壤硒总量有关，更与硒

的生物可利用性有关。土壤中硒的生物可利用性，主

要由硒的形态、pH、氧化还原、黏土含量、矿物含

量等因素决定。研究表明不同形态的硒生物可利用性

由低到高分别为：硒化物<元素硒<亚硒酸盐<硒代半

胱氨酸<硒代甲硫氨酸<硒酸盐[8,10]。硒酸盐易溶于

水，其生物有效性最高，但也最易淋溶；亚硒酸盐易

溶于水，但由于土壤中氧化铁或氢氧化铁对其强烈的

吸收作用[30]，生物有效性相对较低；硒化物难溶于

水，植物难以吸收；有机硒如硒代半胱氨酸和硒代甲

硫氨酸的生物有效性较高。Kikkert和 Berkelaar[31]研

究表明，在水培条件下，小麦和油麦菜对于硒代半胱

氨酸和硒代甲硫氨酸的吸收速率明显高于亚硒酸盐。

Cartes 等[32]研究表明硒酸盐处理组的黑麦草硒含量

是亚硒酸盐处理组的 20 ~ 60倍。高黏土、氧化铁和

有机质含量会吸附固化硒从而降低其生物可利用性。

水溶态硒含量是硒生物可利用性的重要指标[8,22,29]。

一般土壤中水溶态硒占总硒含量 0.3% ~ 7%，含量为

<0.1 mg/kg[8]。  

植物对土壤中硒的吸收还与植物种类、土壤硒含

量、土壤质地、pH、Eh、水分含量等因素有关。

Johnsson[33]发现随着土壤中黏土含量增加，植物对硒

的吸收量下降。植物吸收硒的主要形式为硒酸盐和亚

硒酸盐。由于硒与硫的化学性质相似，植物吸收硒酸

盐主要通过硫酸盐的转运载体[34]；而研究表明没有

亚硒酸盐的相应转运载体，植物对亚硒酸盐的吸收属

于被动运输，因而大多数植物对硒酸盐的吸收能力高

于亚硒酸盐[35-37]。硒进入植物体内后主要以硒酸盐的

形式向上转运[38]。植物吸收亚硒酸盐后，绝大部分

硒立即转化为有机形态，存储在植物根部[38]。 

植物是人和动物摄入硒营养的主要来源，而农作

物对土壤中硒的吸收程度取决于硒的形态及其有效

性，而大多数硒以矿物晶格形态存在难以被作物利

用，这就制约着食物中硒的营养状况。 

3  富硒土壤及农产品标准 

3.1  富硒土壤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并没有对土壤中的硒素安全阈值展开

系统研究，更没有土壤中硒素的含量阈值标准和评价

指标。有限的科学研究如下： 

1) 李家熙等[39]根据全国土壤地球化学的调查数

据在土壤类型上的硒含量分布特征，将土壤划分为极

低硒土壤(<0.1 mg/kg)、低硒土壤(0.1 ~ 0.2 mg/kg)、

中硒土壤(0.2 ~ 0.4 mg/kg)、高硒土壤(>0.4 mg/kg)。 

2) 贾十军[40]依据安徽省土壤硒元素含量分布为

基础提出土壤总硒含量≤0.14 mg/kg 为极缺乏硒土

壤，0.20 ~ 0.29 mg/kg 为缺乏硒土壤，0.29 ~ 0.35 

mg/kg为足硒土壤，0.35 ~ 3.00 mg/kg为富硒土壤，

≥3.00 mg/kg为硒过量土壤。 

3) 申锐莉等 [41]参考李家熙等 [39]对土壤硒含量

的划分标准，将江汉平原土壤硒含量划分为 4级：低

硒土壤(<0.2 mg/kg)、中硒土壤(0.2 ~ 0.4 mg/kg)、富

硒土壤(0.4 ~ 3.0 mg/kg)和硒过剩土壤(≥3.0 mg/kg)。 

4) 赵书军等[42]对烟叶种植土壤全硒含量自主分

类为：<0.125 mg/kg为缺硒土壤，0.125 ~ 0.175 mg/kg

为少硒土壤，0.175 ~ 0.45 mg/kg为足硒土壤，0.45 ~ 

2.00 mg/kg为富硒土壤，2.00 ~ 3.00 mg/kg为高硒土

壤、＞3.00 mg/kg为过量硒土壤。 

目前对土壤中全硒含量的分类依据主要来自于

李家熙等[39]，主要是根据不同土壤类型中的总硒含

量予以分类的；而其他的研究均是依据这个基础略有

变化，但是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依据。很显然，目

前对土壤硒含量的分类研究并不是从安全的角度出

发的，仅仅从土壤总硒含量的特征分布的角度出发。

然而，仅从总硒含量这一单独指标并不能保证栽培出

的作物中的硒含量达到相应富硒标准。土壤中硒的总

量只能看作是土壤的潜在供应能力和储量的指标，植

物能直接吸收、利用的是土壤溶液中的有效态硒，有

大量的研究证明作物中硒的含量与土壤中有效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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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土壤全硒含量无明显相

关性[43]。 

3.2  富硒农产品标准 

随着对土壤中硒素合理、安全利用的重视，对土

壤中硒素安全阈值的评价成为迫切的问题。土壤硒素

安全阈值评价的第一要素是农产品的硒含量标准。目

前关于富硒农产品的硒含量标准分为 3个层级：国家

标准(富硒稻谷)、行业标准(硒营养强化盐、富硒茶、

富硒农产品供销行业标准)、地方标准。部分标准如

下：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22499—2009 

《富硒稻谷》；中华人民共和国供销合作行业标准

GH/T 1135—2017《富硒农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轻

工行业标准 QB 2238.3—2005 《强化营养盐 硒强化

营养盐》(已废止)；中国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NY/T 600—2002 《富硒茶》；湖北省地方标准 DBS 

42/002—2014 《富有机硒食品硒含量要求》；陕西省

地方标准 DB 6109.1—2012 《富硒食品与其相关产

品硒含量标准》；江西省地方标准 DBD36/T 566—

2009《富硒食品硒含量分类标准》；广西省地方标准

DB45/T 1061—2014 《富硒农产品 硒含量分类要

求》；江苏省地方标准 DB32/T 706—2004《富硒稻

米》；浙江省地方标准 DB33 345—2002 《富硒稻米》；

安徽省地方标准 DB34/T 847—2008《富硒大米》。 

其中大部分标准制定中只规定了农产品的硒含

量，未规定有机硒含量，仅湖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富有机硒食品硒含量要求》(DBS 42/002—2014)中

规定了有机硒含量。但此标准是利用差减法测定富硒

农产品中的有机硒含量，对于具体的硒形态并不清楚。 

目前最新的标准是由全国供销总社于 2017 年 5

月发布，由苏州硒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苏州大学等起草的《富

硒农产品》(GH/T 1135—2017)，其中对谷物类、豆

类、薯类、蔬菜类、食用菌类、肉类、蛋类、茶叶等

8 个品系的农产品中的硒含量予以规范，而且对其中

的硒代氨基酸的含量占比也进行了科学的规范(表 2)，

一方面设定总硒含量标准确保富硒农产品的食用安

全，另一方面设定硒代氨基酸的含量标准确保富硒农

产品中硒的作物转化来源，防止造假的出现，是目前

国内对富硒农产品的硒含量和形态最为科学、完整的

行业标准。 

表 2  富硒农产品的硒含量和硒代氨基酸含量(占比)指标 
Table 2  Selenium contents and ratios of seleno-amino acids in selenium enrich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农产品 总硒含量(mg/kg) 硒代氨基酸含量占总硒含量的百分比(%) 

谷物类 0.10 ~ 0.50 >65 

豆类 0.10 ~ 1.00 >65 

薯类(以干重计) 0.10 ~ 1.00 >65 

蔬菜类(以干重计) 0.10 ~ 1.00 >65 

食用菌类(以干重计) 0.10 ~ 5.00 >65 

肉类 0.15 ~ 0.50 >70 

蛋类 0.15 ~ 0.50 >70 

茶叶 0.25 ~ 4.00 >60 

注：硒代氨基酸含量是指硒代蛋氨酸、硒代胱氨酸和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总含量。 

 

 3.3  富硒农产品中硒摄入量安全性评估 

按照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膳食摄入量，谷物

250 ~ 400 g、蔬菜 300 ~ 500 g、畜禽肉类 40 ~ 75 g、

水产品类 40 ~ 75 g、蛋类 40 ~ 50 g。按《富硒农产

品》(GH/T 1135-2017)标准设定下限值计算硒的摄入

量为：谷物 250 g(25 μg)+ 蔬菜 300 g(4.5 μg，含水率

按 85% 计算)+畜禽肉类 40 g(6 μg)+ 水产品类 40 g(6 

μg)+ 蛋类 40 g(6 μg)= 47.5 μg。在正常膳食量情况

下，食用达到《富硒农产品》(GH/T 1135—2017)标

准设定下限值硒含量的农产品，日硒摄入量接近世界

卫生组织(WHO )推荐健康成年人每天硒的摄入量 50 

μg 的下限值，但考虑到并不会都食用标准下限硒含

量的农产品，因此硒的日摄入量可满足中国营养学会

推荐的日硒摄入量下限 60 μg的要求。硒的摄入量上

限设置：谷物 400 g(200 μg)+ 蔬菜 500 g(75 μg，含

水率按 85% 计算)+畜禽肉类 75 g(37.5 μg)+水产品类

75 g(37.5 μg)+蛋类 50 g(25 μg)= 375 μg。硒含量上限

设置主要考虑食物安全性，按最大膳食量，硒的摄入

量也会在最大安全摄入量(400 μg/d)之内，离最高界

限中毒剂量(800 μg/d)保留很大的安全空间。 

硒的最高安全剂量为 400 μg/d，但是在现实生活

中通过正常饮食摄入这样高水平的硒是很难达到的。

按江苏省硒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目前的实践经验，

富硒农产品的硒含量总体不会很高，检测的 337个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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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样品，约 80% 的农产品硒含量都在 0.50 mg/kg

以下，只有西兰花、茶叶、食用菌、玉米、小麦等少

数农产品硒含量会超过 0.50 mg/kg(数据未发表)。所

以在现实生活中，除了过量食用富硒药品或保健品

外，食用富硒农产品一般不会中毒。按一般膳食量摄

入符合《富硒农产品》(GH/T 1135—2017)标准要求

的最高硒含量要求的富硒农产品时，所摄入的硒剂量

控制在“膳食硒安全摄入量”(400 μg/d)以内。凡经

检验符合《富硒农产品》(GH/T 1135—2017)标准的

富硒农产品，长期食用，可建立合理的硒储备，有效

改善人体硒营养水平，提高人体防病抗病能力。 

4  讨论 

目前亟需对我国富硒土壤予以分类，可以将土壤

中能种植出达到《富硒农产品》(GH/T 1135—2017)

中对应农产品硒含量和硒形态标准的区域圈定为标

准富硒土壤区，一方面确保农产品硒含量与硒形态安

全，另一方面可以合理高效开发利用富硒土壤。提出

硒总量以及硒形态含量要求还远远满足不了产业发

展的需求，面对富硒产品生产的乱象，还应加大硒形

态分析研究的投入力度，加快制定硒形态分析检测标

准的步伐[44-45]。此外，对于土壤中不能种植出达到《富

硒农产品》(GH/T 1135—2017)中对应农产品硒含量

和硒形态标准的区域，目前可以通过土壤生态系统健

康指标模型予以评价，识别出由于土壤中硒含量过高

或过低所带来的生态风险因素，从而进行科学应对，

予以改造后合理利用。 

土壤硒素安全阈值评价的第二要素是土壤生态

系统健康标准。土壤生态系统健康是指土壤生态系统

内部各部分功能及运转没有受到损害(如微生物区

系)，系统对来自于外部或自然长期干扰效应具有抵

抗力和恢复力[46-47]。一般而言，土壤生态系统健康指

标通常包括：植被覆盖、土壤有机质、生物活性和土

壤生物多样性、土壤结构和多孔性、有效水容量、植

物可利用的养分、阳离子交换量、土壤酸度、土壤盐

度、根系深度[48]。作为特征性指标，固氮细菌、总

微生物生物量、土壤呼吸、脱氢酶活性及土壤微生物

的腐殖化活性可作为土壤质量的敏感指示物[49]。此

外，线虫已经被认为是反映土壤健康状况的代表性指

示生物，研究显示线虫作为食物链中的重要成员广泛

存在于土壤中，既有与原生动物、蚯蚓等生物一样的

重要作用，如分解土壤有机质、促进养分循环、改善

土壤结构、影响植物生物量等；又有独自的特点，如

个体微小、分布广泛、种类数量繁多、营养类群丰富、

形态特殊、食物专一性、分离鉴定相对简单，以及对

土壤环境的各种变化包括污染胁迫效应能做出较为

迅速的反应等特点[50]。 

因此，通过对典型富硒土壤进行不同连续提取方

法，研究土壤中生物有效硒含量和结合态特征，同时

关注生物有效硒组分中重金属含量及其结合态特征，

以及不同硒含量和重金属含量对其土壤微生物组成

的影响；然后通过典型富硒土壤的作物种植模式，确

定不同作物对生物有效硒组分的吸收、积累特征，根

据全国供销行业标准《富硒农产品》(GH/T 1135—

2017)中对富硒农产品的硒含量与硒形态的标准，以

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GB 

2762—2012)中的重金属限量标准，构建土壤硒素安

全利用评价模型，制定富硒土壤分类标准，指导富硒

土壤的科学利用。 

5  总结 

硒是人类和动物生命活动中必需的微量元素，人

和动物体缺硒会导致诸多疾病。我国有 70% 的地区

属于缺硒地区，土壤缺硒导致农作物硒含量偏低，从

而造成人的“隐性饥饿”，进而影响人体健康。针对缺

硒现状，我国市场上存在繁多富硒产品，然而富硒产

品标准体系不健全，富硒相关标准并不统一，其中全

国供销合作行业标准《富硒农产品》(GH/T 1135—2017)

是我国最全面的硒标准，其中对富硒农产品的硒含量

与硒形态有了全面要求。然而，按照现有富硒土壤硒

含量的参考划分标准，对于相当部分总硒含量达到相

应富硒标准的土壤，在此土壤上栽培出的农产品硒含

量并不能达到富硒农产品行业标准的要求，因此，有

必要研制我国富硒土壤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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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enium (Se) is an essential trace element for humans and animals. Selenium deficiency can affect human 

health and lead to many diseases. It is a simple and effective way to supplement Se by eating Se enrich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effects of Se on human health, the daily Se intake by residents, the distribution of Se in soil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 uptake by crops, the researches of Se-rich soils, the standards of Se-enrich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safety assessment of Se intake from Se-enrich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selenium-rich soil was also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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